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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年群体不仅是我国政治参与的主力军也是互联网网民的主力军，研究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对我国政治

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基于CGSS2017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互联网使用对

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统计学变量对青年群体的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具有影

响作用；是否使用互联网对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产生显著影响；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对青年群体的政治参

与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青年群体使用互联网越频繁，其制度化政治参与越少。总之，要充分挖掘互联

网的优势，形成激发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意愿的力量，推动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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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outh groups are not only the main forc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our country, but als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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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force of Internet users, so the study of yout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CGSS2017, this study use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
ticipation of youth group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emographic variables have an effect on the in-
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f youth groups. The situation of using Internet or 
no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youth groups. The frequency of Inter-
net us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youth groups. The more 
frequently youth groups use the Internet, the less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y 
have. In conclusion, we should fully exploit the advantages of the Internet, form the power to in-
spire the willingness of youth groups to institutionaliz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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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报告中明确的提出：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1]。为此要扩大人民有序

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1]。这体现了党和

国家对人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高度重视，青年群体应该是我国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主力军，青年群体的制

度化治参与对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现有研究发现青年群体往往存在政治冷漠、政治

参与度较低的问题[2]，因此青年群体政治参与问题亟待讨论。并且据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截止至 2022 年底，我国互联网用户的规模达到 10.67 亿，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 75.6% [3]。
互联网的普及扩展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学界早就对互联网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人们的政治参与展开了

广泛的研究。因为青年群体也是互联网网民的主力军，所以本研究决定基于 CGSS2017 的数据选取青年

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互联网使用对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最后结合分析结果提出推动青

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良性发展的建议。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制度化政治参与 

对于政治参与概念的辨析，国外有学者认为“政治参与可以被分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类：制度化

参与是指在法律规定或允许的情况下以和平的方式参与的行为，包括参加选举、听证等；非制度化参与

是指用法律所不允许的方式参与，包括非法言论、暴力等[4]。国内学者也给出了自己的想法，认为政治

参与可以分为类似基层选举或社区事务参与的制度化参与和类似维权抗议，发声等非制度化参与[5]。比

起非制度化参与政府明显更愿意群众进行合法的制度化政治参与[6]。梳理学界以往研究发现，我国目前

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是参加选举投票，包含人大选举投票以及村居换届选举投票等[7]，因村居选

举投票始终都是居民较为常见的参与方式之一，本文选择将其作为测量指标。 

2.2. 研究假设 

目前国内针对于青年群体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特定区域特定人群、人口统计学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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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媒介使用。那些对于特定青年群体的研究虽对扩大青年有序政治参与有重要作用，但特定对

象的政治参与情况难以呈现我国总体青年群体政治参与情况的全貌，且学界当前对人口统计学变量对青

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也较少，因此在本研究决定将人口统计学变量纳入研究框架。因有学

者的研究发现地区、发展情况、性别、学历、政治信仰以及婚姻情况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青年群体在网

络上的政治参与行为有明显的影响[8]，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 
研究假设 H1：人口统计学变量对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 
学界对于互联网使用是否影响青年群体政治参与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有学者认为信息缺失是限制人

们政治参与的主要障碍，而互联网使用可以帮助获得政治信息，互联网使用还能帮助拓宽政治参与途径，

降低政治参与成本[9]。还有学者认为互联网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但良莠不齐的信息容易迷惑民众，

可能会成为游行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助燃器[10]。学界多数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会对政治参与产生

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 
研究假设 H2：互联网使用会对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产生影响。 
学界对于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的研究结论仍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青年群体如果

经常在互联网上阅读，查寻以及收听政治类信息，那么他们的政治表达和参与度会比较高[11]。但更多的

学者对此持相反的态度，有学者就认为互联网使用会影响人们的政治信任，使用互联网的频率越高，政

治信任感下降越显著，而政治信任感的下降必然会影响人们的政治参与[12]。还有学者认为互联网可能会

加大对于负面政治消息的传播，极有可能会影响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13]。当然还有学者提出青年群体中

的大学生群体他们会通过互联网对政治进行关注，但他们并不自己参与政治[14]。虽然互联网使用可以帮

助获取更多的政治信息，但互联网上也存在过多的负面信息，同样也容易影响到人们的制度化政治参与

行为。学界大多关注互联网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对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较少。

基于此本研究将互联网使用划分为是否使用互联网和互联网使用频率两个维度，并提出研究假设 H3。 
研究假设 H3：互联网使用越频繁，青年群体的制度化政治参与越少。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到的数据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 年的调查数据。CGSS 是从 2003 年开始，

每年由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各地的学术机构共同执行对全国各地的一万多户家庭进行的抽样调查[15]。
依据我国公民能够参与选举投票的年龄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青年群体的年龄标准，本研究选取年

龄段为 18 至 45 岁的样本，在剔除其他年龄段的无效数据之后，最终将 3625 个样本确定为本研究的数据

来源。 

3.2. 模型选择 

本研究中因变量“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是二分类变量，且本研究中自变量和控制变量都为分

类变量，因此本研究采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构建模型如下： 

0 1 1 2 2 7 7ln
1

P X X X
P

β β β β  = + + + + − 
  

其中自变量 1 7X X∼ 分别代表是否使用互联网、互联网使用频率、性别、户口类型、户籍、受教育程度和

政治面貌。上式中的 ln
1

P
P

 
 − 

表示发生的概率，1 P− 表示没有发生的概率。然后运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

上述模型进行估计，构建数学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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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对以上式子两边取对数，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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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P 是第 i 个青年群体样本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概率， 1iY = 表明第 i 个青年群体样本有政治参与行为，

0iY = 则表示没有政治参与行为。 

3.3. 变量与操作化 

1) 因变量 
本研究中因变量被操作为制度化政治参与中的“选举投票参与”。选取问题为“上次居委会/村委会

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并将答案进行虚拟化处理，回答“是”赋值 1，回答“否”赋值 0。最终共

有有效样本 3625 个，赋值为 1 或 0 的占比为 34.1%和 65.9%。 
2) 自变量 
本研究中“互联网使用情况”被操作为“是否使用互联网”和“互联网使用频率”这两个维度。对

于“是否使用互联网”选取的问题是“过去一年，您对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的使用情况是？”通过重新

编码，将此题答案为“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的默认为使用互联网，将其赋值为 1，答案为“从

不”的默认为不使用互联网，将其赋值为 0，赋值为 0 或 1 的占比为 7.3%和 92.7%。 
对于“互联网使用频率”选取的问题是“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上网？”并对答案进行

虚拟化处理，答案分别为“每天、一周数次、一月数次、一年数次或更少、从不”，分别被赋值为“1~5”，

赋值“1~5”的占比分别为 77.8%、9.7%、2.5%、2.0%和 8.1%。 
3) 控制变量 
本研究中的控制变量为人口统计学变量，主要包括：性别、户口类型、户籍、受教育程度、政治面

貌等。本研究将政治面貌虚拟化为 1 = 中共党员和 0 = 非中共党员两类；本研究将户口类型虚拟化为 0 = 
非农业户口(包括过去是非农业户口的居民户口和过去是农业户口的居民户口)，1 = 农业户口；本研究将

户籍所在地虚拟化为 1 = 农村和 0 = 城镇(包括乡镇、县城、城郊、城市市区)；原始数据中的受教育程

度是定序变量，本研究中将受教育程度操作化为小学及以下 = 1，中学(包括初中、职业高中、普通高中、

中专、技校) = 2，大学专科及以上 = 3。具体情况见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N = 3625)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N = 3625)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统计量(均值) 统计量(标准差) 
因变量 制度化政治参与 赋值：是 = 1，否 = 0 0.34 0.474 

自变量 
是否使用互联网 赋值：使用 = 1，不使用 = 0 0.93 0.259 

互联网使用频率 赋值：每天 = 1，一周数次 = 2，一月数次 = 3，
一年数次或更少 = 4，从不 = 5 

1.53 1.178 

控制变量 

性别 赋值：男 = 1，女 = 0 0.47 0.499 
户口类型 赋值：农业户口 = 1，非农户口 = 0 0.54 0.498 

户籍 赋值：农村 = 1，城镇 = 0 0.66 0.474 

受教育程度 赋值：小学及以下 = 1，中学 = 2， 
大学专科及以上 = 3 

2.25 0.682 

政治面貌 赋值：中共党员 1，非中共党员 0 0.09 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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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结果分析 

本研究拟定将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是否使用互联网、互联网使用频率以及

性别、户口类型、户籍、受教育程度以及政治面貌等作为解释变量，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为了

分析不同变量对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效应与程度，本研究决定分别构建 3 个回归模型，分析

不同变量的情况。模型 1 只考量人口统计学变量对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效果。模型 2 考量人

口统计学变量和是否使用互联网对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效果；模型 3 考量人口统计学变量和

互联网使用频率对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效果。 

4.1. 人口统计学变量对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 

研究发现模型 1 中户籍、受教育程度以及政治面貌因素对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产生显著影响(p
值均小于 0.05)，而性别与户口不是显著影响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因素。由此研究假设 H1 成立，

人口统计学变量对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通过表 2 还可以看出城镇青年群体政

治参与率是农村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率的 1.757 倍(OR = 1.757, p < 0.01)，意味着城镇青年更愿意参与制度

化政治参与活动，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政治参与率是非中共党员政治参与率的 1.643 倍(OR = 1.643, p < 
0.01)，意味着党员比非党员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男性群体的政治参与率是女性群体政治参与率的 1.055
倍(OR = 1.055, p < 0.5)，意味着男性会比女性更积极去参与政治。青年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水平越高，其政

治参与率越低，中学学历水平相较于小学及以下学历水平的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率下降 87.5% (OR = 
0.875, p < 0.5)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水平相较于中学及学历水平的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率下降 49.6% (OR 
= 0.496, p < 0.01)，总之意味着学历的提升反而影响政治参与情况。具体情况见表 2 所示。 

4.2. 互联网使用对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 

Table 2.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ong youth groups 
表 2. 互联网使用对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 显著性 Exp(B) B 显著性 Exp(B) B 显著性 Exp(B) 

性别(0 = 女) 0.053 0.458 1.055 0.077 0.286 1.080 0.079 0.274 1.082 

户口(0 = 非农) −0.053 0.585 0.949 −0.041 0.670 0.960 −0.049 0.610 0.952 

户籍(0 = 城镇) 0.563 0.000 1.757 0.581 0.000 1.788 0.582 0.000 1.789 

受教育程度    −0.307 0.000 0.735 −0.286 0.000 0.751 

受教育程度(1 = 小学) −0.133 0.201 0.875       

受教育程度(2 = 中学) −0.701 0.000 0.496       

政治面貌(0 = 非中共党员) 0.496 0.000 1.643 0.442 0.001 1.556 0.442 0.001 1.553 

是否使用互联网(0 = 否)    −0.507 0.000 0.602    

互联网使用频率       −0.124 0.000 0.883 

 
通过表 2 的模型 2 可以发现“是否使用互联网”的 p < 0.01，意味着是否使用互联网是影响青年群体

政治参与的独立显著因素，由此研究假设 H2 成立，青年群体是否使用互联网会对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

参与行为会产生显著影响。并且可以发现不使用互联网的青年群体的制度化政治参与率是使用互联网的

青年群体的制度化政治参与率的 0.602 倍(OR = 0.602,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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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2 的模型 3 可以发现“互联网使用频率”的 p < 0.01，说明了互联网使用频率是影响青年群体

政治参与的独立显著因素，并且由于 B 值为负由此可以说明青年群体对于互联网的使用越频繁，其线下

政治参与越不积极，研究假设 H3 成立。本研究还发现青年群体的互联网使用频率每上升一个维度，青

年群体的政治参与率将下降为之前维度下的 0.883 倍(OR = 0.883, p < 0.01)。并且可以发现分别加入了互

联网使用两个维度的变量之后，性别对青年群体政治参与影响的显著度稍有提升，并且男性青年群体的

政治参与率也提升至女性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率的 1.082 倍(OR = 1.082, p < 0.5)，由此可见男性群体的政治

参与行为更容易受到互联网使用的影响。 

5. 总结与建议 

本研究主要从互联网使用中的“是否使用互联网”以及“互联网使用频率”两个维度分析互联网使

用对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的影响。本研究将青年群体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情况作为因变量，互联网使用的两

个维度分别作为自变量以及将性别、户籍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总之，主要得

到了以下几点研究结论： 
第一，和以往学界研究结论类似，人口统计学变量对青年群体的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具有影响作用，

其中性别要素和户口类型不是独立显著影响因素，而户籍、受教育程度以及政治面貌是独立显著影响因

素。性别、户籍以及政治面貌对因变量呈现正向影响，而户口和受教育程度呈现负向影响。本研究还发

现男性比女性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城镇青年比农村青年更积极以及党员比非党员更积极。 
第二，对于互联网的使用对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本研究发现是否使用互联网会对青年

群体的制度化政治参与产生独立显著影响。本研究还发现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对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具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青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频率越高，其制度化政治参与度越低。从而说明互联

网对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存在抑制作用，主要原因可能是青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将更多的时

间花费在休闲娱乐活动上，从而导致参加其他活动如政治活动的时间减少。也可能是因为互联网使用促

进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从而削弱了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比重[16]。但互联网几乎已全面渗透至我国社

会的方方面面，已成为了推动我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因此我们要尽可能挖掘互联网信息传播的优势，

加大对于正向政治信息的传播，形成激发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意愿的力量，从而推动我国的政治民

主化进程。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针对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反而政治参与低的现象，建议应该进一步拓展除选举参与以外的政

治参与渠道，以此来激发高学历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积极性。青年党员群体也应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周围的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第二，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作为沟通青年群体与政府间信息的桥梁作用。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信

息传播功能加大对于正向政治信息的传播，打破政府与青年群体之间的信息壁垒。同时也要充分发挥互

联网的沟通交流功能，让互联网成为实现民主监督、民主协商的大舞台，让青年群体能够借助互联网平

台与政府之间进行有效良好的沟通，激发青年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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